
    
      
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
      

    


禅武归宗：罗汉金身

作者:sangkl

简介：

少林寺，武林泰斗，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古老秘辛。年轻的沙弥玄尘，天赋异禀却生性跳脱，在一次无意中闯入寺内禁地，触及了一部尘封已久的《罗汉金身》残卷，也意外地唤醒了沉寂数百年的邪恶力量。武林浩劫将至，昔日被逐出师门的叛僧厉无常，正图谋窃取《罗汉金身》的真正奥义，将其扭曲为祸乱天下的“魔罗金身”。

为阻止武林走向毁灭，玄尘在智者慧空的指引下，携残卷踏入风云诡谲的江湖。他结识了亦正亦邪的江湖侠女柳如烟，历经磨难，九死一生。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玄尘不仅要领悟《罗汉金身》禅武合一的真谛，更要直面内心的迷惘与挣扎。当少林寺面临覆灭危机，玄尘能否以凡人之躯，修得不朽金身，力挽狂澜，护佑苍生，最终实现禅武归宗？

第1章 顽劣沙弥与藏经异动

晨曦微露，少林寺的晨钟在山谷间回荡。灰墙黛瓦的寺院还笼罩在薄雾中，练武场上却已站满了习武的僧人。整齐划一的呼喝声伴随着拳风，在清晨的空气中震荡。

“哈！”

玄尘站在队列末尾，有气无力地跟着挥拳。他约莫十七八岁年纪，眉目清秀，一双眼睛却灵动得过分，不时偷瞄着周围的师兄们。

“玄尘，专心！”戒律院首座玄苦低沉的声音响起。

玄尘连忙挺直腰板，装模作样地打起罗汉拳。这套拳法他三年前就已烂熟于心，此刻打来却故意拖泥带水，仿佛初学乍练。

“这小子又在装模作样。”旁边一位年长些的僧人低声嘀咕，“明明昨天还见他在后山把罗汉拳打得虎虎生风，今天却连马步都站不稳。”

玄尘听见了，却只当没听见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他确实是在装——这晨练太过枯燥，一招一式都被限定得死死的，哪有自己琢磨招式来得痛快。

一套拳法打完，众僧收势。玄苦缓步走到玄尘面前，面色严肃。

“玄尘，你今日拳法松散，心不在焉，是何缘故？”

玄尘低头合十：“弟子愚钝，还请师叔指点。”

“愚钝？”玄苦冷哼一声，“我方才观察你许久，你虽招式松散，但拳意流转自如，分明已得罗汉拳精髓。你这是在戏耍为师吗？”

玄尘心中一惊，没想到自己刻意藏拙还是被看了出来。他天赋异禀，对武学招式过目不忘，更能在极短时间内领悟其中奥妙。只是这天赋也让他对循规蹈矩的修行倍感无聊。

“弟子不敢。”玄尘连忙辩解，“只是...只是昨夜研读经文，睡得晚了些。”

玄苦盯着他看了片刻，忽然道：“既然你精力如此旺盛，今日藏经阁的清扫就交给你了。特别是后阁，已经多年无人打扫，正好让你静心。”

玄尘脸色顿时苦了下来。藏经阁后阁？那可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据说连老鼠都不愿意去。

“师叔，我...”

“不必多言，即刻前去。”玄苦打断他，转身离去前又补充道，“记住，不得擅动经书。”

玄尘垂头丧气地应了声是，在几位师兄同情的目光中，拖着步子向藏经阁走去。

藏经阁位于少林寺深处，是一座三层木构建筑。前阁整洁明亮，经书架排列整齐，常有僧人在此研读。但后阁却截然不同——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一股陈年的灰尘气息扑面而来。

“这要扫到什么时候...”玄尘望着满屋的蛛网和积尘，忍不住哀叹。

他认命地拿起扫帚，开始清扫。灰尘在从窗户缝隙透进来的光线中飞舞，如同金色的微尘。玄尘一边扫地，一边百无聊赖地打量着四周。

后阁的经书大多已经残破，书架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。有些经卷的封皮已经破损，露出里面发黄的纸页。

“《金刚经》注疏...《般若心经》释义...”玄尘随手翻看几本，都是些常见的经书注释，并无特别之处。

他打扫到一处墙角时，忽然感觉脚下木板有些松动。低头看去，只见一块地板的边缘微微翘起，与周围严丝合缝的地板格格不入。

“奇怪...”玄尘蹲下身，用手指敲了敲那块木板，传来空洞的回响。

好奇心顿起，他用力扳动那块松动的木板。随着一声轻响，木板被掀开，露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。一股阴冷的风从洞中吹出，带着陈腐的气息。

玄尘犹豫了一下。擅闯禁地可是大忌，但强烈的好奇心又驱使着他一探究竟。

“就看一眼...”他自言自语，最终还是弯腰钻了进去。

洞口下方是一段狭窄的石阶，通向一个隐秘的地下室。玄尘摸索着向下走去，越往下，空气越是阴冷潮湿。

当他的脚踏上地下室的地面时，忽然，一点微弱的金光在黑暗中闪烁了一下。

玄尘屏住呼吸，定睛看去。只见地下室中央有一个石台，石台上放着一本残破的经卷。那经卷的封皮已经破损不堪，但隐约可见“罗汉”二字。更奇特的是，经卷表面正散发着微弱的金色光芒，如同萤火般明灭不定。

“这是什么经书？”玄尘心中惊奇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就在他伸手欲触那经卷时，一个苍老而平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

“果然是你。”

玄尘吓了一跳，猛地回头，只见慧空长老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。这位年过七旬的长老须眉皆白，面容慈祥，一双眼睛却深邃如古井，仿佛能看透人心。

“长、长老...”玄尘结结巴巴，不知该如何解释。

慧空并未责怪，只是缓步上前，目光落在那本散发着微光的经卷上，神色复杂。

“此物尘封已久，今日重现光芒，不知是福是祸。”慧空轻声道。

玄尘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长老，这是什么经书？”

慧空沉默片刻，才缓缓道：“此乃《罗汉金身》残卷，是少林至高武学之一。只可惜...残缺不全，多年来无人能解其奥义。”

“罗汉金身？”玄尘睁大眼睛，“比易筋经还厉害吗？”

慧空微微摇头：“武学无高下，人心有高低。《罗汉金身》并非单纯的武功，而是一种境界。修成者，身如金铸，心似明镜，可达禅武合一之境。”

他顿了顿，看向玄尘：“只是此经卷关系重大，若落入邪人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数百年前，就曾因此掀起腥风血雨。”

玄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目光仍被那经卷吸引。不知为何，他感觉那经卷似乎在呼唤他，一种奇妙的共鸣在他心中升起。

慧空注视着玄尘的神情，眼中闪过一丝了然。他轻轻挥手：“去吧，今日之事，不可对任何人提起。”

玄尘如蒙大赦，连忙行礼退出。当他爬出洞口，重回后阁时，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。那本散发着微光的经卷，如同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。

而在地下室中，慧空独自站立，伸手轻抚经卷表面。那微弱的金光在他指尖流转，忽明忽暗。

“缘起缘灭，皆有定数。”慧空低声自语，眼中闪过一丝忧虑，“只是不知这次，少林能否度过此劫。”

他抬头望向头顶的木板，仿佛能透过它看见玄尘离去的身影。

“此子天赋异禀，却心性未定，不知能否担此重任...”

慧空长叹一声，袖袍一挥，那经卷上的光芒渐渐隐去，重归沉寂。只有空气中残留的一丝异样波动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云变幻。

而此时，远在少室山外百里的一处隐秘山谷中，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身影忽然睁开双眼。他面容枯槁，眼神却锐利如鹰，左脸颊上一道狰狞的疤痕从眼角延伸到下颌。

“终于...出现了吗？”他低声自语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，“《罗汉金身》...这次，定要让你重见天日。”

他站起身，黑色斗篷无风自动，一股阴冷的气息弥漫开来。

第2章 禁地残卷与古老低语

玄尘回到僧舍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白日里被玄苦师叔当众训斥的难堪早已被他抛到脑后，此刻占据他心头的，是另一种更加炽热的好奇。

“藏经阁深处...那扇门后，究竟藏着什么？”

这念头如同藤蔓，在他心头缠绕不去。自他记事起，便知藏经阁分内外两区。外区对所有僧众开放，经书典籍浩如烟海；而内区，尤其是最深处那扇常年紧锁的木门，却是绝对的禁地。他曾问过几位师兄，得到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辞，只说那是存放历代高僧遗物的地方，不可惊扰。

可今日玄苦师叔的警告却让他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——“不得擅入”四个字里，似乎藏着某种欲盖弥彰的紧张。

夜幕终于降临。少林寺的夜晚总是格外宁静，只有巡夜僧人的脚步声和远处山林的虫鸣偶尔打破这份寂静。玄尘躺在床上，听着同屋师兄们均匀的呼吸声，心中却翻江倒海。

子时刚过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悄无声息地起身，如同一片落叶般飘出僧舍。

月光如水，洒在青石板路上。玄尘对寺内的路径了如指掌，避开巡夜的路线，不多时便来到了藏经阁前。白日里人来人往的阁楼，此刻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肃穆，甚至带着几分阴森。

他绕到阁后，找到那扇熟悉的窗户——这是他小时候常用来溜进藏经阁偷看武功秘籍的通道。窗栓早已被他多年前就动过手脚，轻轻一推便应声而开。

阁内弥漫着陈年纸张和墨香的气息。月光从窗棂间透入，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玄尘屏住呼吸，熟门熟路地穿过一排排书架，直往深处走去。

越往里走，空气越发阴冷，书架上的典籍也越发古老，有些甚至已经破损不堪。终于，他来到了那扇紧闭的木门前。

门上的铜锁已经锈迹斑斑，但依然牢固。玄尘凑近细看，发现锁孔周围隐约有些新鲜的划痕——似乎最近有人试图开锁。

这发现让他心头一跳。他环顾四周，从墙角摸出一根细铁丝——这是他多年前藏在这里的“工具”。将铁丝伸入锁孔，他小心翼翼地拨动着。

“咔哒”一声轻响，锁开了。

玄尘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木门。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
门后的空间比想象中小得多，只是一个不足丈许见方的小室。室内空无一物，只有正中央摆着一个古朴的木架，架上平放着一卷残破的经书。

经书的封面已经破损不堪，只能勉强辨认出“罗汉”二字，第三个字已经模糊不清。书页泛黄发脆，边缘多有缺损，显然年代极为久远。

玄尘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他慢慢走近，借着从门缝透入的月光，仔细打量着这卷经书。

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经书的刹那，一股莫名的力量突然从书中涌出，如潮水般将他淹没。他浑身一震，只觉得一股灼热的气流顺着手臂直冲丹田，随后在四肢百骸间奔腾流转。

“这是...内力？”玄尘大惊失色。

他自幼习武，对内力的运转再熟悉不过。可此刻涌入体内的这股力量，却与他熟悉的少林内力截然不同——它更加古老、更加纯粹，也更加的...霸道。

与此同时，一阵若有若无的低语在他耳边响起。那声音缥缈不定，仿佛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，又仿佛直接在他脑海中回荡。他听不清具体的内容，只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沧桑与悲悯，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警示。

低语声中，他似乎看到了一些破碎的画面：金光闪烁的人影在云雾间搏杀，血色的火焰吞噬着寺庙，还有一个背对着他的僧人，周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黑暗气息...

“不...”玄尘下意识地想要抽回手，却发现自己的手掌仿佛被粘在了经书上，动弹不得。

体内的内力越来越汹涌，几乎要将他的经脉撑爆。他额上渗出冷汗，咬紧牙关，拼命运转少林基础内功，试图引导这股狂暴的力量。

就在他几乎支撑不住时，寺外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鸦鸣，紧接着是某种重物落地的闷响。

这突如其来的声响仿佛打破了某种魔咒，玄尘只觉得手上一松，终于得以抽身后退。他踉跄几步，靠在墙上大口喘息，体内的灼热感渐渐平息，但那股古老的内力却仿佛已经在他丹田中扎下了根。

他惊魂未定地看向那卷经书，此刻它又恢复了先前的平静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觉。

但体内充盈的内力和耳边依稀残留的低语，却提醒着他刚才发生的真实。

玄尘不敢久留，匆匆退出密室，重新锁上门，沿着原路返回僧舍。一路上，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处注视着自己，可每次回头，都只看到空荡荡的庭院和摇曳的树影。

回到僧舍，躺回床上，玄尘却再也无法入睡。他轻轻握了握拳，感受到体内那股新生的力量正在缓慢流转，与他的少林内力渐渐融合。

“罗汉...金身？”他无声地念出这个突然浮现在脑海中的名字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预感：今夜之后，他的人生，乃至整个少林的命运，都将因此而改变。

窗外，又一声鸦鸣划破夜空，带着不祥的预兆。

第3章 武林烽烟初起

玄尘回到僧舍时，已是次日清晨。昨夜藏经阁深处的经历如同一场幻梦，唯有体内隐隐流动的异样热流提醒着他那并非虚幻。

“玄尘师弟，你脸色不太好啊。“同屋的玄明师兄见他回来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没...没什么，昨夜没睡好。“玄尘勉强笑了笑，心中却还在回想那残卷上的文字。那些古老的梵文仿佛在他脑海中生了根，时不时就会浮现出来，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。

“快去用早斋吧，一会儿还要去罗汉堂听讲。“玄明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用过早斋，众僧齐聚罗汉堂。今日讲经的是达摩院首座慧空大师。慧空年逾古稀，须眉皆白，却是少林寺中修为最深不可测的高僧之一。他盘坐在蒲团上，双目微闭，神态安详。

“今日，老衲要讲的是《金刚经》中’无住生心’四字。“慧空的声音平和而深远，仿佛能穿透人心，“心若有所住，即为非住。心无所住，方能见性明心...”

玄尘坐在众僧之中，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。他感到体内那股热流越来越明显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经脉中游走，让他坐立难安。更让他心惊的是，每当他试图凝神静气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残卷上那些诡异的图案，伴随着若有若无的低语。

“...玄尘。”

慧空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惊得玄尘一个激灵。他抬头，发现慧空正静静地看着他，那双看似浑浊的眼睛里仿佛洞悉了一切。

“你来说说，何为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’？“慧空问道。

玄尘慌忙站起，支吾了半天，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平日里虽不喜死记硬背，但对佛理也颇有悟性，今日却觉得头脑一片混沌。

“弟子...弟子不知。“他低下头，脸颊发烫。

慧空并未责备，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那目光仿佛能穿透他的内心。“心有挂碍，故生恐怖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你且坐下，好生体会。”

玄尘如坐针毡地坐下，心中却是一凛——慧空师叔的话，似乎另有所指。

讲经结束后，玄尘正要离开，却被慧空叫住。

“玄尘，你随我来。”

玄尘心中忐忑，跟着慧空穿过几重院落，来到后山一处僻静的禅房。这里远离寺中喧嚣，唯有松涛阵阵，鸟鸣幽幽。

“坐。“慧空指了指地上的蒲团。

玄尘依言坐下，心中惴惴不安，生怕慧空追问昨夜之事。

然而慧空并未提及藏经阁，只是沏了两杯清茶，将其中一杯推到他面前。“你近日心神不宁，可是有什么困扰？”

“弟子...弟子只是有些疲倦。“玄尘不敢直视慧空的眼睛。

慧空轻轻呷了一口茶，缓缓道：“佛门修行，重在明心见性。心若不明，纵有通天之能，也不过是镜花水月。”

玄尘心中一动，隐约觉得慧空话中有话。他正欲开口，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
“慧空师叔！“一名年轻僧人匆匆跑来，神色慌张，“方丈请您速去大雄宝殿，有紧急之事！”

慧空眉头微蹙，对玄尘道：“你且在此等候。”

玄尘独自坐在禅房中，心中越发不安。他尝试按照平日所学调息静心，却发现体内那股热流越发汹涌，仿佛一头被困的猛兽，随时可能破体而出。

约莫一炷香后，慧空回来了，面色凝重。

“师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“玄尘忍不住问道。

慧空沉默片刻，方才开口：“江湖上，怕是要不太平了。”

原来，方才是有下山采买的弟子带回消息，近一个月来，江湖上已有多起诡异事件。先是川西的青城派有三名弟子离奇失踪，尸首在岷江边被发现时，浑身精血仿佛被抽干，只剩皮包骨头。接着是江南的霹雳堂，一夜之间七名好手暴毙，死状同样可怖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些死者身上都留有一个诡异的印记——一个扭曲的卍字符。

“扭曲的卍字符...“玄尘喃喃道，心中莫名一寒。

“方丈已决定，派遣玄苦带领十八罗汉下山查探。“慧空的目光再次落在玄尘身上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深意，“江湖风波恶，少林虽为武林泰斗，却也难独善其身。”

玄尘忽然想起昨夜在藏经阁中听到的那个诡异声音，那声音中蕴含的邪恶与冰冷，让他不寒而栗。

“师叔，您说...这会不会与寺中某些...古老的东西有关？“他试探着问道。

慧空深深地看着他，良久，才轻叹一声：“该来的，总会来。玄尘，你天赋异禀，却心性未定。记住老衲今日的话：力量本身无分正邪，分正邪的，是使用力量的心。”

说罢，慧空起身离去，留下玄尘一人在禅房中沉思。

接下来的几日，少林寺内的气氛明显紧张起来。玄苦带着十八罗汉下山后，寺中加强了戒备，巡夜的僧人增加了一倍。玄尘也被安排了更多的功课，似乎是有意让他无暇他顾。

然而越是如此，玄尘心中的不安就越发强烈。他体内的热流时强时弱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那些残卷上的文字就会在脑海中浮现，伴随着若有若无的低语。有几个晚上，他甚至梦见自己置身于一片血海之中，一个扭曲的身影在血海中狂笑，那笑声让他毛骨悚然。

这日深夜，玄尘再次从噩梦中惊醒，浑身冷汗。他披衣起身，走到院中，试图让夜风冷却自己燥热的心神。

月光下，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。

“谁？“玄尘警觉地转身，体内热流不自觉运转，双拳已摆出防御架势。

“是我。“慧空的声音响起，他缓缓从阴影中走出，手中提着一盏灯笼。

“师叔...“玄尘松了口气，收起架势。

慧空打量着他，眉头微皱：“你的内力...进步神速。”

玄尘心中一紧，不知该如何解释。

“不必紧张。“慧空摆了摆手，“老衲只是来告诉你，玄苦他们传回消息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“玄尘急忙问道。

慧空的面色在灯笼的光线下显得格外凝重：“情况比想象的更糟。不止青城派和霹雳堂，点苍派、华山派也都出现了类似事件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小门派甚至整派消失，不留活口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人干的？”

“现场留下的痕迹显示，凶手使用的武功极其诡异，能吸人精血，化人内力，与古籍中记载的某种邪功颇为相似。“慧空的声音低沉，“而且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划破了少林的宁静。

“不好！“慧空脸色一变，身形一闪，已如大鹏般向声音来处掠去。

玄尘不及多想，也连忙跟上。体内那股热流此刻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，奔腾汹涌，让他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倍不止。

声音来自藏经阁方向。

当两人赶到时，只见藏经阁外已聚集了数名僧人，地上躺着两名巡夜僧，面色惨白，仿佛被抽干了精气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他们的僧袍被撕开，胸口赫然印着一个扭曲的卍字符！

“有外人闯入！“戒律院的玄刚师兄面色铁青，“刚才有个黑影一闪而过，身法快得不可思议！”

慧空蹲下身检查两名僧人的伤势，面色越来越凝重：“是’血饮大法’...没想到，这门邪功竟然重现江湖。”

“血饮大法？“玄尘从未听过这个名字。

“一门失传已久的邪功，能以他人精血内力为食，加速自身修为。“慧空站起身，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四周，“看来，那些江湖传闻都是真的。有一股邪恶势力，正在暗中行动。”

众僧闻言，无不色变。

玄尘却感到体内热流翻滚得更厉害了，仿佛与什么产生了共鸣。他不由自主地望向藏经阁深处，那个他前夜才去过的地方。

是巧合吗？还是说，他触碰残卷的行为，真的唤醒了什么？

夜色深沉，少林的钟声突然敲响，一声接一声，急促而警示。寺中各院的灯火陆续亮起，整个少林寺都被惊动了。

玄尘站在人群中，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。他隐隐感觉到，一场席卷武林的腥风血雨，正在悄然拉开序幕。而他，这个无意中触碰了禁忌的小沙弥，已然置身于风暴的中心。

慧空走到他身边，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低语：“记住老衲的话，玄尘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守住本心。”

月光下，少林寺的轮廓在夜色中显得格外肃穆，仿佛一尊沉睡的巨兽，即将被唤醒。远处的山峦在月光下勾勒出狰狞的剪影，如同蛰伏的妖魔。

江湖的烽烟，已经悄然点燃。

第4章 慧空点拨与宿命指引

玄尘猛地抬头，发现慧空大师正平静地望着他，那双阅尽沧桑的眼睛仿佛能洞穿一切。周围的师兄们也都投来诧异的目光——在讲经时被大师点名，这可不是什么寻常事。

“弟...弟子在。“玄尘慌忙起身，双手合十。

慧空微微颔首：“老衲观你气息紊乱，眉宇间隐有躁动，可是身体不适？”

玄尘心中一惊，莫非大师察觉到了什么？他强作镇定道：“回禀大师，弟子只是昨夜未能安眠，今日精神有些不济。”

慧空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不再多问，只淡淡道：“既如此，讲经结束后，你且随老衲来一趟。”

此言一出，堂中众僧无不侧目。能被慧空大师单独召见，这是何等殊荣？玄尘却心中忐忑，不知是福是祸。

讲经结束后，玄尘跟着慧空穿过重重殿宇，来到后山一处僻静的禅院。这里古木参天，溪水潺潺，与寺前香火鼎盛的热闹景象截然不同。

禅院中只有一间简朴的茅屋，屋前石桌上摆着一副残局。慧空在石凳上坐下，示意玄尘坐在对面。

“可知老衲为何唤你前来？“慧空拈起一枚黑子，目光却落在玄尘身上。

玄尘垂首：“弟子不知。”

“你体内真气奔涌，如江河决堤，却又杂乱无章。“慧空落下一子，“这绝非我少林正统心法所能致。昨夜，你去过何处？”

玄尘心头大震，知道瞒不过去，只得将昨夜闯入藏经阁深处、发现残卷的经过一五一十道出。只是隐去了那些诡异低语的部分——连他自己都觉得那或许是幻觉。

慧空听罢，久久不语，只是专注地看着棋盘。就在玄尘以为他要发怒时，他却忽然问道：“你可知道《罗汉金身》的来历？”

玄尘摇头。

“那是达摩祖师东渡时带来的三卷秘典之一。“慧空的声音悠远，“另两卷《易筋经》、《洗髓经》已成为少林镇寺之宝，唯独《罗汉金身》因太过凶险，被历代祖师封存。”

“凶险？“玄尘不解。

慧空终于抬眼看他：“修习《易筋》、《洗髓》二经，需循序渐进，以禅心驾驭。而《罗汉金身》却反其道而行，它会在极短时间内激发人体潜能，让修炼者获得金刚不坏之身。但若心性不足，必被其反噬，轻则走火入魔，重则...化身修罗。”

玄尘想起昨夜体内那股狂暴的热流，不由打了个寒颤。

“大师，弟子知错！“他慌忙跪地，“弟子这就将残卷归还，从此不再...”

“起来。“慧空打断他，“若这是你的劫数，避无可避。”

玄尘怔住：“大师何意？”

慧空长叹一声：“三十年前，也有一人如你一般，无意中窥得《罗汉金身》的奥秘。他天资卓绝，更在你我之上，却因心性不坚，最终堕入魔道。”

玄尘猛然想起那个在藏经阁深处看到的名字：“您说的是...厉无常？”

慧空眼中闪过一丝痛楚：“他是老衲的师弟。”

这个消息如同惊雷在玄尘耳边炸响。那个传说中的叛僧，竟然是慧空大师的师弟！

“当年之事，错不在《罗汉金身》，而在人心。“慧空缓缓道，“厉师弟天纵奇才，却太过执着于武学境界，忽略了禅心修炼。他强行修炼金身功法，导致心魔丛生，最终叛出少林，不知所踪。”

玄尘忽然明白过来：“昨夜藏经阁的异动，还有那些...”

“那些不是你的幻觉。“慧空神色凝重，”《罗汉金身》的残卷既然苏醒，说明厉无常也已经有所行动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，如今，怕是已经到了图穷匕见之时。”

“所以大师才不责罚弟子？“玄尘若有所悟。

慧空微微颔首：“机缘巧合，或许正是天意。你既与这残卷有缘，与其强行压制，不如顺势而为。只是...“他深深看着玄尘，“你须明白，修炼《罗汉金身》，首重禅心。心若不定，终将步厉无常后尘。”

说着，慧空从袖中取出一本薄薄的经书：“这是《心经》精要，你拿去好生研读。三日后，老衲要考校你的领悟。”

玄尘双手接过经书，只觉入手温润，心中的躁动竟平息了几分。

“大师，“他忍不住问道，“若这《罗汉金身》如此凶险，为何不将其彻底毁去？”

慧空遥望远方，目光深邃：“佛法讲究缘法，不增不减。该存在的，终究会存在。况且...“他顿了顿，“若厉无常真的炼成魔罗金身，普天之下，恐怕也只有真正的罗汉金身能够与之抗衡。”

玄尘心中一震，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。他不是偶然触犯寺规的顽劣沙弥，而是卷入了一场早已注定的宿命之争。

“弟子...该当如何？”

慧空起身，走到禅院中的一株古松下：“你看这松树，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，因其根深。你的武学天赋虽高，但心性如浮萍，这是你最大的隐患。从今日起，你每日来此禅修两个时辰。”

“可是戒律院那边...“玄尘想起玄苦师叔严厉的面容。

“老衲自会安排。“慧空淡淡道，“记住，修炼《罗汉金身》，不是要与天争胜，而是要明心见性。外力越强，内心越要如如不动。”

接下来的几日，玄尘白天照常参加寺中课业，傍晚便到后山禅院修行。在慧空的指点下，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引导体内那股躁动的热流，使其与呼吸相合。

这日黄昏，玄尘正在禅院中打坐，忽然感到体内真气自行运转，在周身形成一道若有若无的金光。他心中一喜，正要继续催动，却听慧空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玄尘连忙收功，不解地看向大师。

“方才你可是心生欢喜？“慧空问。

“是，弟子感觉快要突破...”

“这便是执着。“慧空摇头，”《罗汉金身》的修炼，讲究无心之用。你越是刻意追求，越是背道而驰。”

说着，慧空拾起地上一片落叶：“你看这叶子，随风而起，随风而落，从不执着于何处来、何处去。你的心，也要如这片叶子。”

玄尘若有所思。他重新闭目调息，这次不再刻意引导真气，而是任其自然流转。说来也怪，当他放下执念后，体内的热流反而更加顺畅，那股时常出现的烦躁感也减轻了许多。

“很好。“慧空点头，“今日就到此为止。记住这种感觉，明日再来。”

玄尘告退时，夕阳正好洒在禅院的青石板上。他回头望去，见慧空依然坐在古松下，身影在夕阳中显得格外孤独。

“大师，“玄尘忍不住问道，“若弟子真的练成罗汉金身，是否就要与厉师叔...与厉无常一战？”

慧空没有回头，只是轻轻抚摸着面前的棋盘：“该来的，总会来。重要的是，到那时，你的心是否已经做好准备。”

玄尘默然行礼，转身离去。他明白，从触碰到那卷经文的那一刻起，他的人生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前方等待着他的，不仅是高深的武学境界，更是一场关乎天下苍生的宿命对决。

而此刻的他，还只是一个初窥门径的小沙弥。前路漫漫，禅武之途，才刚刚开始。

OEBPS/d2d_images/cover.jpg
 #EERBRey





